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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会学部紀要　11巻１号，Ｐ19－26（2013）（一般論文）］
キーワード
中国語の外来語、日本語の外来語、漢字、翻訳
要　旨
　二十世紀の八十年代に入ってから、中国は本格
的に改革、開放政策を取り始めた。積極的に外資
を導入し、経済の活性化を図り、外国との人的交
流も盛んになり、いまは年間８０００万人の中国
人が海外へ出かけるようになった。海外から先端
技術や最新の流行など新しい文明、文化、事象が
どんどん中国へ入ってきた。それに伴って外来語
の数も著しく増えた。それに対して中国語の将来
を危惧し、外来語を規制すべきだとの声が上がっ
た。
　本稿では日本語の外来語の導入状況を例にあ
げ、外来語は日本語の使い方や語彙を豊富にした
ことを根拠に、外来語は中国語の根底を揺るがす
どころか、中国語をより豊かなものにするとの結
論をつけ、外来語のありかたについて提言する。
日语外来词的输入史对汉语外来词的启示
摘  要：汉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积极吸收别种
语言的词汇成分以丰富自己而以今天为最。一种语
言不会因外来词品种和数量的增多而被取代或者灭
亡，以外来词丰富著称的日语的事实就是明证。从
日语的发展变化客观地反映了汉字的翻译功能和极
强的包容性，从而可以更加坚定我们对汉字和汉语
的信心。我们应该坦然面对外来词，允许多元化外
来词的存在，放心地将外来词的决定权交与社会。
关键词：外来词；日语；汉字；翻译
1. 引  言
　　傅振国先生的博客关于“保卫汉语”的话题和
他给教育部长袁贵仁写信呼吁全社会应重视汉语夹
杂外语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对汉语今后发展的极大
关注和对汉语规范问题的讨论。2010年12月23日新
闻出版总署下发的通知指出：“在汉语出版物中，禁
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
言文字；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语；禁
止任意增减外文字母、颠倒词序等违反语言规范现
象。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
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外国语言文
字的翻译应当符合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惯例。外国人
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要按有关规定
翻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① 可见，面对外来词的
大量输入和随之而来的外来词使用、翻译等问题已
经摆在我们面前，也引发了人们对汉语今后发展的
担忧。首先，我们都认同的一点就是，规范汉语绝
不意味着、也绝不可能“剔除”外来词，我们面临
的是应以何种心态接纳外来词的问题。我们试图从
日语发展变迁的历程入手，剖析以拿来主义为手段
从古至今大量输入外来词来丰富自身语言的日语，
不仅未被汉语、西语所同化，反而按照自己的发展
轨迹愈发丰富起来的事实，来阐明我国当今输入外
来词的方法虽呈多元化趋势，但不可能撼动汉语的
坚实根基。此外，汉语自身也曾有过接受大量输入
外来词、丰富词汇的历史。在中日外来词输入过程
中，汉字都体现出了巨大的包容力和造词能力。
2. 中日外来词史回顾
　　正如人们所知，日语是接受外来词多的语言，
历史上汉语词的输入量极大，以至于日本人都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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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当作外来词对待，现当代日本又面临西语外
来词泛滥的局面。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称日语
是词汇量非常大的语言，且现代日语中使用的除了
和语词以外，大多来自中国的汉语词和来自欧美的
西语词。②
　　那么，日本是以何种心态、如何接受外来词的
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想到汉字的输入。
　　不用说，在汉字输入到日本之前，日语已经存
在了。作为语言的基本条件：发音、词汇、语法等
已经具备，所欠缺的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于是汉字
就作为记录日语的符号被日本利用了。
　　据《日语的历史》(阪仓笃义 著)介绍:
　　日本人大约在四世纪之前没有文字,至少可以
说至今还没有发现存在过文字的证据。
　　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五
年,百济王派遣名叫阿直歧的人献上两匹马,这个人
精通经典,于是天皇问他:“有否比你更出色的学
者?” 阿直歧答曰:“有一个名叫王仁的人。”于是就
邀请了王仁。转年王仁带《论语》十卷、《千字文》
一卷来到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跟其学习。以此推
论中国的汉字,汉文是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由百济
传入日本的。
　　日本文字的发展史就是汉字和与其相伴随的汉
字翻译史。万叶假名中的音假名和日语汉字音读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万叶假名分为音假名（音仮名）、
训假名（訓仮名）、戏书（劇書）等类别。音假名是
利用汉字的音来表示音节，如「夜麻（やま）」「可
波（かは）」。音假名并非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它
是日语的注音符号，是将汉字表音化的用法。
　　万叶假名总体是用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
但它也伴随着利用汉字的翻译活动，其另一类训假
名是用日语的发音配上意义相近的汉字，即汉字的
发音和日语读法不对应。这一做法就应属于翻译研
究的范畴了，因为在选择与日语发音相匹配、意义
相近的汉字过程就需要对汉字意义有所了解，意味
着两种语言的转换，这个过程是词、词素的翻译过
程。训假名现象似乎有点像翻译研究中的 “借用”，
“借用被界定为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 4]，
在这种翻译中源文本成分被‘平行’的目标语成分
所代替（1958 ：46 ；1958/1995 ：31）。维纳与达尔
贝勒纳将这一过程描述成最简单的翻译类型，因为
它只将源语词转移到目标文本，而无须作出任何改
动。③ 它虽属于最简单的翻译类型，或称不完整的翻
译，但仍属翻译研究的范畴。“训即是对汉字的和译
（和解），这种翻译或曰对应，基本上是以二者意义
上的相近或相关性为纽带的。④
　　可见，汉字训读无疑是汉字的日译，是取汉字
的字义按日语固有读法发音，汉字起到的虽也是标
记作用，但翻译的成分已存在。人们在训读的过程
中完成了对汉字的认知，同时既接受了这一记录汉
字的符号又完成了汉字日译，最终逐渐化为日语自
己的东西。基于日本对汉字的理解，奠定了他们日
后用汉字译词、造词的基础。
　　训读是以汉字意义和日语意义相近或相关为前
提，所以必然造成日语意义的扩充和增加，它丰富
日语词汇的作用已经存在，但输入的汉语词量并不
大，之后的汉字音读，才是汉语词的大量输入。
　　日本翻译研究家柳父章先生称汉字引入是日语
独特翻译法的核心。他说：“汉字的音读是伴随着汉
字的输入开始的，不久训读尾随而至，《万叶集》就
出现于训读发展的高潮中。之后，音读又再次盛行，
此时的音读和先行的训读并驾齐驱，最终形成了日
语独特的音读、训读双重读法。我认为这是形成从
古代以来，直至现代日语独特翻译法的核心。”⑤ 在
此他所说的“汉字的音读”，我们理解应多指万叶假
名中的“音假名”，其中也不乏汉字的音读。
　　虽然训读有翻译作用，但其主要作用还是用于
标记日语，所以整体说来，日本上代词汇里汉语词
很少，汉语词大量输入日本是在中古，此时，“大量
汉语词以字音词（字音語）音读形式被纳入日语词
汇中”。⑥ 汉语音读起初是以真正外来词形式硬搬到
日语中的，它还以派生和复合的方式产生了大量的
形容词和形容动词，丰富了日语的词汇，可以理解
为“外语”，但是，由于日本人对汉字的认同，他们
对这些汉语音读词有着特殊的感觉“从音的方面来
看，被音读、固定在日语中的汉字，出现在日语文
本中时，它会使人觉得有些耳生、但又具有特殊效
果。这些词语起到的效果和熟悉的大和词汇不同，
然而，人们意识不到它和土著词语相比本来就具有
外语血统，是外语。这一点似乎不可思议，事实上，
这是译词的一般现象，它一旦在母语中固定下来，
就不再作为血统不清的词汇对待，尽管意义并不完
全明白，却被当作应该能明白的词语对待。”⑦ 如果
说用汉字作为万叶假名记录日语，日语从而有了自
己的记录方式——文字，那么训读假名、汉字音读
起到的都是翻译作用。随着汉语词对日语渗透的加
剧，发展到“汉文和译”时，日本迎来了翻译史上
的第一个高潮。
　　日本不仅接纳和适应了汉字的音读，而且不把
汉语词看作外来词，汉语词顺利完成了日语化。不
仅如此，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还依靠汉字翻译荷兰
语、葡萄牙语词汇，如 ：「護謨（ゴム）」、「珈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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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ーヒー）」、「骨牌（カタル）」、「煙草（タバコ）」
等，对西方医学的翻译采用中国或者日本已经使用
的汉语词对应翻译，如「骨、脳、心、肺、胃、血」
等，就连不能意译只能音译的，都采用汉字标注的
方式，如“腺”一词，起初音译为「機里爾（きり
いる）」。⑧ ＝这一翻译过程为日本翻译史上的第二
次高潮，可见，日本让汉字充当了外译日的急先锋。
　　不仅如此，明治时代的翻译堪称日本翻译史上
的又一高潮。日语所说的「英文和訳」是这个时期
的翻译方式，汉字再次被日本巧妙利用，又一次充
当了外译日的急先锋，出现了大量汉字“日译词”。
　　说到“日译词”，首先要解释这个概念。人们认
为现代汉语词汇中有很多来自日语，这些词被称之
为“日译词”。针对这一说法，近些年来已有新的研
究成果出现，据翟东娜主编《日语语言学》所述，
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的，现代汉语词汇中有很多来
自日语、以及高名凯等所编《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
中收录的大量日语借词并非全部是真正的日译词，
“但近20年来，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证明其中
有很多词汇不是来自日本，而是出自16世纪（明末）
到19世纪（清末）期间西方传教士们参与翻译编纂
的所谓汉译洋书及英华字典。汉译洋书及英华字典
在日本得到了借鉴和应用，这些词成为日本近代新
汉语词的主要来源。之后它们又‘逆输入’到我国，
成为中国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⑨ 可见，
出现了对日译词重新界定问题。在此，为了研究方
便起见，我们还是暂且把“逆输入”的词和日本人
经借鉴和应用造出的词统称为“日译词”。
　　日译词无论是“逆输入”的也好，还是日本创
造的也好，都是汉字造词的结果，是将西语译成汉
语或日语的过程中创造的新词，其中名词居多。
　　吉田贤辅编《英和字典》时参照了《英华字典》
中现成的译词，“据统计，比例上大致每10个单词
（英语词条）就有7个词使用了罗布存德《英华字典》
中的译词。”⑩ 但是，在翻译科学术语时，日本依然
主要靠汉字词素的搭配来创造译词。
　　据统计，近千年来，日语中的名词增长速度最
快，而明治以来名词增长速度更快，且名词的留存
率很高。⑪ 可以说，日本依然采用“汉文和译”的
方法，即借助汉字完成了西文和译。如何看待“汉
文和译”和“英文和译”二者的关系呢？
　　日本近代因英文和译形成了介于日语和西语之
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柳父章先生称之为“翻译调日
语”⑫ 即“翻译体”。它是日本历史上汉文和译翻译
方式的延续。只不过汉文和译翻译方式的源语是汉
语，“翻译体”翻译方式的源语是西语罢了。
　　二者的连续性表现在都是源语和目的语一对一
的直译，汉文和译的翻译方式是汉语和日语的一对
一直译；英文和译的翻译方法是西语和日语的一对
一直译。英文和译当遇到目的语中没有的词时就采
用汉字造词的方法，总之，汉字词是二者的主力军。
但西文和译，没有完全日本化，是不完整的日译。
　　大正时代以后日本大改历来采用汉字翻译外来
词的方式，开始大量使用片假名标记外来词，二次
大战后外来词缩写也大量加入了进来。日本明治维
新以后的近代，虽然他们把西学作为目标，完全转
入译入西语书籍，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读懂汉学
为荣、以汉学为修养标准的思想依旧存在，所以西
译的“日译词”依然是汉字词。
　　随着日本“脱亚入欧”思潮的蔓延，日本逐渐
改变了传统学术思想，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学术理念，
二次大战失败后崇美思想尤其在年轻人中愈演愈
烈。体现在词汇变化上就是“日译词”、以至于和语
词都逐渐被音译词所替代，日本的外来词达到了泛
滥的地步，这些音译词不再采用汉字音译，而是采
用所谓的日语　　片假名音译。
　　这一音译现象背后的政治思想驱使，在此不去
评说，单就从翻译角度研究这种翻译现象的利弊来
说，利在于从此不会再有“误译”，所有的片假名音
译词汇都是“等值翻译”，但至于“语用等效”问
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连字典都查不到更不用说
理解其意了。但是，这种翻译对于学术研究来说，
可以说利大于弊，避免了很多歧义。
　　现如今汉字词在日本的命运不容乐观，大有逐
渐被片假名音译外来词所取代的趋势。为此，日本
也采取了多项抑制外来词泛滥的政策，但根本没有
控制的可能。此事本也无可厚非，因为汉字词本身
就是在舶来品上加工而成，日本既然可以让汉字日
语化，也许还可以让英语日语化吧。
　　综上所述，在强大的外来词输入下日语可以称
为词汇量大的语言。当今，日本人称外来词之多到
了“泛滥”的地步，在此所说的“外来词”还不含
汉语词，而是单指片假名音译的西语词。熟悉日语
的人都知道日语外来词泛滥的程度，它和我国外来
词的数量相比无法同日而语。面对日语外来词这一
景观，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先生的观点着实令
我们惊愕不已，他说：“我觉得可以说由于上述原
因，日语从整体上来看，从系统角度说它孤立于其
它语言之外，日语和其他国家语言的交流少。如此
说来，大家会问‘不是从中国输入了很多汉语词
吗？’也许还会问‘近来见到路上比比皆是的英语
又如何解释呢？’我觉得这和其他国家所接受的外
来影响相比是小的。”⑬ 他在列举了匈牙利接受外来
词影响以至于发音都产生了很大变化后说道：“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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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音上几乎未受到什么影响，在词序等语法方面
的本质特性也丝毫未受到影响。”⑭ 在涉及汉语对日
语的影响时，他承认汉语尤其在文学方面的影响至
今存在，但他接着说道：“现代，特别是战后开始大
量使用假名，可以说日本的文学也逐渐日本化了。
所以说日语未受到其他国家的决定性影响。发音格
局不但如此，语法层面也未改变。我不是没有想过
还是多少受一些外国的影响、改变一些为好的问题，
但是，日语的语法、日语的发音基础还是古代日语
的原貌，所谓大影响是词汇的大量输入，但发音、
语法等方面影响极小。”⑮ 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日
本人接受外来词的心态了，柳父章也曾就日本接收
外来文化情况有过论述，他认为文化流行现象表明：
“代表先进文化的异文化输入，人们总是在未知的状
态下摄取，之后，在保存其异质特性中用自身的理
解方法去理解，类似接受方法并非始于近代，我认
为自遥远的古代开始直至近代，它都是我们大和岛
国民众接收传入异文化的接收方法。”⑯ 他还就日本
接收外来词的方法加以论述：“古代我们借助以汉字
为中心的汉字词和汉文训读的方法接受了先进的异
文化观念；近代，继续将传承下来的汉字作为基础
创造了许多新的二字词，并把新造的词作为主语组
成句子来接收异文化思想和文化，我们确实经历了
这样的过程。”⑰ 日本学习先进异文化作法表现在接
受外来词方面，可以说不仅态度积极，而且方法激
进，强行“拿来”之后慢慢消化吸收。
　　相形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所受到的外来
影响可算更小，汉语的发音、语法自不必说，词汇
的输入历史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有几大重要时期：
　　我国唐代第一次翻译高潮中，佛经方面的外来
词汇大量译入；在第二次科技翻译高潮和第三次思
想文学翻译高潮中，科技用语、思想政治领域等方
面的抽象名词大量译入。不同时期有其各自译词的
方法和特点。
　　佛经词汇翻译以音译为主，为我国不可译外来
词音译法积累了宝贵经验。唐玄奘的“五不翻”，为
术语翻译指明了道路。他在翻译梵语时注意到了其
相当强的本体性和文化性，不但为我们留下了“涅
槃”“瑜伽”等音译名词，更重要的是对于固定和传
播佛教词语以及印度文化意义重大，也为我们提供
了汉字音译的经验。
　　如前所述，“日译词”产生于第二次科技翻译高
潮的明末清初，逆输入于我国清末民初第三次思想
文学翻译高潮中，在我国翻译史中是汉字译词、造
词规模宏大的一次，是用汉字意译外来词的成功经
验。这些“日译词”中有很多抽象词，且留存率很
高，至今仍使用于我们的生活中。
　　在此，令我们思考的是这些词为何能够固定下
来，当时以严复为代表的英译汉派也创造了相应的
译词（姑且简称为“严译词”），但为何“严译词”
最终输给了“日译词”未能留存下来的问题。⑱
　　我们觉得“日译词”的优势在于它在逆输入之
前已经经历了多次历练、淘汰。“日译词”最初产生
于明代，当被日本采用时，势必已经是优选过的，
当时的日本正经历着“言文一致”的语言变革期，
在语言表达上追求通俗易懂，重视文章的普及性、
大众性。当它们逆输入我国时又被再一次优选、优
化，所以“日译词”对于普通国民来讲，具有强有
力的亲和力。相形之下，严译词追求的是儒雅，大
多选自古语、重视字义，这就使读者群有了极大的
局限性，很难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可以说这是严译
词犯的一个大忌，它没有顾忌语言的社会影响。译
词只有被大众所承认和使用，它才能有生命力、才
能在众多的译法中脱颖而出、最终留存下来。
　　“日译词”的意译法为我们提供了译词的规则：
译词一定要有亲和力，需要优胜劣汰的洗礼。
　　我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词汇输入，从量上说
和日语相比不用说如同小巫见大巫，从本质上说日
本是借用汉字帮助输入，我国则是直接利用了汉字
的翻译功能和强大的包容性、造词性，从而使中日
双方积累了汉字使用的丰富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许日本更高一筹。
3. 相信汉字对外来词的包容力，将外来词译法的淘
汰权交给社会
　　日语和汉语相比，从外来词汇输入来看，汉语
远远比不上日语，而且汉语始终在用自己的汉字来
输入，并未借助其他语言，日语则不然，它不仅输
入的外来词量大，而且是在借助汉语输入。尽管如
此，纵观日本输入外来词的历史，可以看出日语并
未因为大量输入而灭亡，也并未引起社会两级分化，
日语仍旧是日语。如此说来，金田一春彦先生的“日
语未受到其他国家的决定性影响”说法是成立的，
进而可以说外来词改变不了语言的本质，词汇只是
语言构成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语言的变化受多重
制约，单凭词汇改变不了语言的根本。外来词汇只
能起到丰富语言、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历史证明，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方面有巨大能力，
未来也会不断吸收外来词以丰富自己的表达力。汉
语和外语也不应该是互相排斥的，但如何融合协调
促进，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努力的问题。
　　我们在对汉语具有了足够的信心之后，就要放
手将外来词译法的淘汰权交给社会了。外来词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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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不发
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文化、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外来
词的输入,这是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行政手段
所能控制的。历史上日本引入汉字、汉文，有借用
汉字作为书写工具的一面,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引
进当时古代中国的先进文化、社会制度、科学技术
等。近代由于中国落伍于世界，日本把目光转向了
经济、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从这些国家引进了大
量的外来词。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对美国的
仰视背景以及社会整体英语教育的普及，日本形成
了说英语为时尚的社会风气，致使现代日语的外来
词长期处于泛滥的程度，而且，日本不再用汉字造
词，而是用其片假名音译，似乎给人要摆脱汉字束
缚的印象。
　　日语今后的发展态势，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我们所要意识到的是，对留存率低、时代性强的译
词应该采取暂时宽容的态度，允许它们的一时流行。
这类译词往往受社会发展速度的制约，随着社会、
经济的不断变化，它们将很快被更前卫、更具诱惑
力的新词所代替。如英文略语“CEO”，我们仅就近
代表示该意义的词梳理一下，就有“掌柜的、头儿、
经理（社长）、老板、CEO”等，这些词都曾经是社
会流行度高的词，各具时代特色，它们既反映了不
同时期社会经济体的模式，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心目
中较高的向往。前两个称呼产生于我国自身；“经理
（社长）”则来源于人们所知道的发达日本；随着其
新鲜感的渐衰和我国台湾、港澳地区与内地联系的
不断加强，于是乎“老板”一词风行起来；近些年，
随着网络使用的普及，社会的目光、视野更加开阔，
人们看到了西方新型经济体管理模式，在模仿学习
中连同其称呼一起引入，人们觉得“CEO”代表了先
进的管理，所以它很快家喻户晓。
　　翻译历史告诉我们，翻译总是由发达地区译入
非发达地区，人们在担忧如此简单把类似“CEO”这
样的略语拿来就用，会使汉语汉字走向危机时，我
们不妨大胆地往好处设想一下，谁能保证，随着我
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不会创造出更新的经济管
理体、不会给负责人起一个更新的汉语名呢？那时，
也许世界各国在学习我们的同时连同这一新潮汉字
词一同音译过去。如同最近看过的一部美国片，在
听不大懂的英语里突然听到了“风水”一词，着实
令人兴奋。
　　对于英文略语，从总体上说我们所能做到的就
是顺应时代发展、因势利导。对于世界各国都在使
用、已经国际化了的略语，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禁
止使用，而且，也没有必要强行禁止。有些词极具
时代性，使用寿命虽不会很长，但一定时期世界范
围内的使用频率很高，如：“SARS”为何一定要译成
“非典”，我国没有人不知道“SARS”，它的时代性极
强，而且，事实证明也控制不了人们使用“SARS”
一词。再有诸如：“ETC”这样的略语，人们可以不
分国家地区，只要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就需要识别
这个略语，“ETC”对于我国来讲，它本身就是新事
物，而且该略语已经国际化，如果刻意去翻成汉语，
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同时记住一个汉语词还要记住这
个略语，不认识这个略语，在地球变小的今天，就
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类似的略语不宜限制，我
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每年末需要有一个机构把国际
间流行且使用频率高、在我国已被媒体使用的略语
归纳、解释整理，公布于世，便于人们正确使用和
理解。
　　翻译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制约，人们求新的欲
望影响着翻译、也影响着翻译方法。从改革开放到
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翻译形势的变化，随着我国国
力的增强，英译中、中译英的天平正在逐渐走向平
衡。
　　提到“外来词汇只能起到丰富语言、促进社会
发展的作用”一说，势必人们要问，那些非中非外、
含糊不清的译语怎么解释？难道它们还能丰富语
言、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点，我们要相信社会的鉴
赏力，而且社会的鉴赏水平还是极高的。任何一个
外来词的译入、直至固定下来绝非易事，它要经历
漫长的历程，经过多轮淘汰，那些不被社会所认同、
不被人们所喜欢的译语很快会筛掉，留下来的才是
翻译精华。从“日译词”和严译词的较量可以看出，
社会对于译词的要求近乎苛刻，“等值、等效”这一
翻译标准自不可怠慢，似乎更深层次的便于记忆、
容易上口等方面也都关乎去留。“严译词”不仅“信、
达”，且“儒雅”，但终究都没能被社会认可，更何
况那些非中非外、含糊不清的译语，它们自身就不
具备传播能力，更谈不上生命力。社会是翻译的过
滤器，我们要把选择权交给社会，遵循语言发展的
规律，王德春先生在谈到语言发展规律时说：“所有
语言规律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语言
不可改革。但是人们可以因势利导，利用语言规律，
促使语言发展。”⑲ 相信汉语的生命力，汉语终究还
会是汉语，不会也不可能被其它语言所代替。
　　对于新外来词的翻译，我们要允许众多译法的
暂时存在，坚信在众多译法的竞争中，社会自然会
淘汰劣质的，将优质的保留下来。外来词的输入是
行政手段控制不了的，但作为语言规范部门可以在
译入方法上因势利导，有义务将多种译法公诸于世，
让民众去裁定。外来词之所以存在就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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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实施行政手段强行规定译词，否
则就会违背语言自身发展规律。
　　我国自1909年成立第一个以严复为首的科技术
语审定机构　　科学名词编定馆以来，又于八十年
代建立了科技名词体系。但是，随着网络的飞速发
展，地球在变小，传统的、以意译为主的翻译方式
正在面临着挑战，新的物名译法，无论我们愿不愿
意，音译必然是今后发展趋势。而且，有些词必须
音译，如：“Design”一词，我们将其译为“设计
（图），（制作）图案”等，但是，这些译法并不能把
其原有的意义表达全面，该词除了上述意义之外还
表达了将环境、道路、公园等各种设施之间的协调
考虑在内的“Design”，于是，有人将其音译为“黛
扎银”。相比之下，虽说对该词的意译有不尽人意的
地方，但是如此音译，更不能恭维，我们丝毫不会
由“黛扎银”想到其原意，更不会像“可口可乐”
等译词那样，见一次、喝一次就可以终身不忘，所
以“黛扎银”不可能有生存力，也不可能在汉语中
固定下来。如前所述，音译并不可怕，佛经翻译已
经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我们应该因势利导，
宣传令我们骄傲的译法，音译+意译的例子比比皆
是，如：名牌儿汽车“Benz”被译为“奔驰”、丰田
的“Vios”和“Vitz”被译为“威驰”、“威姿”，它
们都可以令人过目不忘，汉字的包容力足以使我们
从容应对大千世界语言的变化。
　　日语让汉字自身的翻译功能表现了出来，作为
汉字所有国的中国，要在今后的翻译中继续使之发
光发热。
4. 结  语
　　历史上，日本依靠汉字大量引入了汉语词，明
治维新以后又利用汉字完成了西语的日译，创造了
大量新外来词，当今，日语又在用片假名每天都在
音译着无数外来词。无疑外来词的输入加速了社会
变化，虽然也带来了日语的变化，但它并没有被汉
语或某一西语所替代，日语依旧是日语。面对这一
先例，我们可以解除对外来词输入的高度警戒了吧，
至少可以增强我们对汉语今后发展的信心了。在文
章最后让我们借助柳父章的说法再来佐证“外来词
不能撼动汉语”的观点，他说：“关于翻译所带来的
变化，如果历史性地去看待的话，它是偶然的、是
突然的，对语言来说是强制的变化，人们很快就会
适应。但是，历史传统并未由此一举改变，如果从
历史传统、语言传统方面考虑，这种变化是相当缓
慢的，外在压力所产生的变化对于传统发展来说，
似乎只是角度上的变化。”⑳ 凭借汉字的造词能力，
今后我国自身一定会有很多新词创造出来，也必将
传入世界。世界各国产生的新词，我们也应大胆地
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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